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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奧
地
利
心
理
醫
師
維
克
多
˙

法
朗
克
︵V

iktor
Frankl

︶
的
︽
人

之
尋
找
意
義
︾
一
書
，
如
果
心
有

所
得
，
必
然
對
我
們
以
後
日
益
延

長
的
生
命
，
有

積
極
與
創
造
性

的
影
響
。

二
戰
期
間
，
法
朗
克
被
關
進
過
幾
個

猶
太
人
集
中
營
。
由
於
他
精
神
科
醫
師

的
背
景
，
被
徵
召
到
集
中
營
﹁
心
理
衛

生
﹂
診
所
工
作
，
留
心
被
囚
者
的
自
殺

行
為
。
他
曾
於
奧
斯
威
辛
集
中
營
裡
勞

役
至
一
九
四
五
年
被
美
軍
釋
放
，
倖
免

於
難
。
其
後
他
把
不
能
磨
滅
的
體
會
撰

寫
成
書
，
翻
譯
成
多
國
文
字
，
英
文
書

名
為
︽M

an's
Search

for
M

eaning
︾，

書
中
內
容
以
集
中
營
被
囚
者
的
身
份
，

記
述
人
們
曾
如
何
放
棄
活

的
機
會
，

以
及
為
何
奮
力
生
存
。
法
朗
克
之
﹁
尋

找
﹂，
實
義
是
﹁
建
構
﹂。

書
中
提
出
其
著
名
的
三
個
信
條
，
包

括
說
明
人
生
而
有
自
由
意
志
，
即
使
人
的
抉
擇
會

遇
見
環
境
條
件
，
但
積
極
之
態
度
至
為
重
要
。
法

朗
克
以
經
驗
之
談
，
肯
定
人
﹁
自
我
超
越
﹂
的
能

力
，
包
括
克
服
及
衝
破
生
理
、
心
理
及
社
會
結
構

的
平
面
限
制
，
以
信
念
接
受
痛
苦
，
跳
躍
至
意
義

世
界
。
人
也
有
建
構
意
義
的
意
志
，
幫
助
人
面
對

主
觀
及
客
觀
的
險
境
。
意
義
之
建
構
必
須
努
力
，

要
在
肯
定
過
往
的
生
活
以
及
於
當
下
發
現
新
的
存

在
意
義
之
間
協
商
；
最
怕
是
﹁
存
在
真
空
﹂，
感
到

活

是
難
以
忍
受
之
輕
。

五
十
歲
以
後
的
日
子
，
在
如
今
極
待
改
善
的
社

會
編
制
下
無
疑
是
個
大
挑
戰
。
法
朗
克
在
他
提
出

的
第
三
個
信
條
﹁
生
命
的
意
義
﹂
裡
，
鼓
吹
的
是

自
我
設
計
及
創
造
意
義
的
生
活
；
關
鍵
是
熱
誠
工

作
，
投
入
一
切
愛
的
行
動
以
及
改
變
自
身
消
極
的

態
度
。
這
不
是
一
本
心
靈
雞
湯
，
其
深
刻
的
程
度

說
明
存
在
主
義
哲
學
並
不
過
時
。

百
家
廊

陶
　
然

人之創造意義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這
臨
濱
而
築
的
海
上
平
台
，
真
是
散
步
的
好
地

方
。
一
個
人
走
，
很
好
；
兩
個
人
走
？
唔
，
故
事

也
許
要
開
岔
了
。
一
個
人
走
，
是
因
為
悠
閒
，
是

因
為
在
人
境
裡
而
不
覺
囂
鬧
，
海
港
也
寧
謐
起
來

了
。
走
不
了
多
久
，
便
覺
得
走
得
愈
慢
愈
好
，
時

間
便
隨

放
緩
的
步
伐
變
得
悠
長
起
來
了
，
海
港
內
的

渡
輪
和
船
艇
彷
彿
也
流
動
得
很
慢
很
慢
了
。
慢
下
來
就

好
，
慢
下
來
，
可
不
是
停
頓
，
世
界
便
隨

人
的
步
伐

靜
下
來
，
誰
也
不
用
遷
就
誰
的
節
奏
。
一
個
人
走
，
真

好
。在

這
炎
夏
的
黃
昏
，
沿

海
濱
散
步
的
人
都
不
用
追

趕
城
市
的
節
奏
，
即
使
身
邊
還
有
些
跑
步
的
人
，
他
們

其
實
也
好
像
在
岸
邊
垂
釣
的
人
一
樣
，
在
一
動
一
靜
之

間
，
憑
自
己
的
感
覺
、
自
己
的
方
式
，
決
定
自
己
的
節

奏
，
流
自
己
的
汗
，
那
就
很
好
。

那
就
放
一
會
兒
自
己
的
假
吧
，
暫
時
遠
離
中
央
空
調

的
辦
公
室
和
地
鐵
車
廂
，
遠
離
城
市
的
計
算
機
、
時
刻

表
和
計
劃
書
，
遠
離
股
市
行
情
、
樓
價
、
油
價
和
物

價
，
慢
下
來
，
靜
下
來
，
散
一
會
兒
自
己
的
步
，
太
好

了
。好

比
坐
在
一
旁
，
聽
一
個
人
說
話
︰
至
少
要
同
意
，

人
是
渺
小
的
。
那
人
的
意
思
是
說
︰
當
你
騎

馬
在
高
原
上
跑
了

三
日
三
夜
，
連
一
片
玻
璃
碎
片
也
看
不
見
，
在
一
個
只
有
天
空
和

土
地
的
非
人
工
化
的
世
界
裡
，
終
於
要
承
認
，
人
和
自
然
界
相

比
，
實
在
是
太
渺
小
了
。

那
不
就
是
散
自
己
的
步
嗎
？
三
日
三
夜
不
見
人
煙
，
忽
然
有
一

個
人
在
你
面
前
出
現
，
你
大
概
會
懷
疑
那
是
不
是
幻
覺
。
由
於
渺

小
，
或
許
因
而
變
得
敏
感
，
對
於
最
真
實
的
事
物
都
不
免
有
所
懷

疑
。
最
荒
誕
的
事
情
總
不
是
憑
空
想
像
的
，
而
是
原
生
於
現
實
世

界
。
坐
在
一
旁
，
聽

一
個
人
說
話
。

想
是
疲
倦
了
，
所
以
精
神
很
不
集
中
，
想
不
成
像
，
游
游
離

離
，
有
時
閃
出
一
些
醜
陋
的
人
形
，
那
麼
的
龐
大
，
一
張
開
嘴
巴

彷
彿
要
把
整
個
世
界
吞
進
肚
子
裡
，
嘰
嘰
，
咕
咕
，
嘰
嘰
，
咕

咕
，
可
是
聽
不
到
任
何
掙
扎
和
呼
救
的
聲
音
。

那
就
繼
續
散
自
己
的
步
吧
。
有
一
種
人
總
是
長
不
大
，
也
總
是

死
不
去
，
即
使
吃
了
超
級
毒
藥
，
也
奇
蹟
地
活
下
來
，
永
遠
呢
呢

喃
喃

一
些
聽
不
懂
的
什
麼
，
都
是
尋
常
的
人
，
因
此
都
是
集
一

切
的
卑
微
、
渺
小
、
萎
縮
、
壓
抑
於
一
身
。
那
就
只
好
坐
在
一

旁
，
聽
一
個
人
說
話
，
蚊
子
似
的
聲
音
充
滿
種
種
委
屈
、
錯
亂
、

喧
囂
、
腐
敗
和
失
落
。

想
是
疲
倦
了
，
大
清
早
起
來
，
散
步
到
這
裡
，
只
是
嘗
試
去
了

解
別
人
的
想
法
，
到
了
最
後
，
才
發
覺
連
自
己
的
想
法
也
無
從
了

解
。
都
在
悄
悄
老
去
，
不
管
年
輕
時
對
世
界
如
何
忍
辱
或
如
何
寬

容
，
有
一
天
身
驅
不
斷
縮
小
，
像
猴
、
像
魚
、
像
疲
倦
到
了
盡
極

所
產
生
的
虛
脫
感
。
坐
在
一
旁
，
聽

一
些
人
說
話
，
終
於
明
白

人
是
渺
小
的
。
唯
有
閉

眼
睛
，
忘
記
自
己
的
渺
小
。

幸
好
在
逆
光
的
海
港
裡
有
一
條
安
靜
的
海
岸
線
，
像
水
墨
那
樣

化
開
，
漸
漸
朦
朧
，
漸
漸
沉
暗
，
暮
靄
裡
響

似
有
還
無
的
汽
笛

⋯
⋯

幸
好
城
市
邊
沿
還
有
一
道
海
上
長
廊
，
讓
人
久
不
久
散
一
次

自
己
的
步
，
最
好
不
要
隨

數
字
的
升
升
降
降
愁
這
愁
那
，
只
有

慢
下
來
，
靜
下
來
，
才
明
白
，
原
來
這
愁
那
愁
從
來
都
不
是
自
己

的
。

散自己的步
葉　輝

琴台
客聚

中
國
的
堵
車
世
界
第
一
，
堵
車
已
由
首
都

等
大
城
市
蔓
延
到
二
線
或
三
線
城
市
。
北

京
、
廣
州
、
深
圳
、
上
海
等
堵
車
嚴
重
，
現

在
連
成
都
、
西
安
等
西
北
城
市
也
堵
。

堵
車
浪
費
人
們
寶
貴
的
時
間
。
辦
一
件

事
，
乘
車
出
發
，
花
在
乘
車
的
時
間
遠
超
過
要
辦
事
的
時

間
。
﹁
時
間
就
是
金
錢
﹂，
哀
哉
斯
言
！
堵
車
浪
費
生
產
力
，

也
就
是
浪
費
金
錢
。

我
國
還
沒
有
把
堵
車
的
浪
費
作
一
統
計
，
但
人
家
美
國
便

統
計
出
來
了
。
他
們
的
年
度
調
查
表
示
，
去
年
因
堵
車
浪
費

的
時
間
和
汽
車
耗
油
成
本
計
算
，
共
損
失
了
一
千
兩
百
壹
拾

億
美
元
，
合
近
萬
億
港
元
！

前
年
的
統
計
，
美
國
每
個
人
在
堵
車
中
平
均
浪
費
八
百
一

十
八
美
元
。
全
年
合
計
額
外
排
放
二
氧
化
碳
廢
氣
五
百
六
十

萬
億
噸
。

據
統
計
，
首
都
華
盛
頓
最
堵
車
，
在
無
交
通
阻
塞
下
的
三

十
分
鐘
汽
車
行
程
，
堵
車
中
要
花
三
個
小
時
才
能
到
達
。
也

就
是
說
，
堵
車
花
費
的
行
車
時
間
是
正
常
的
六
倍
。

去
年
隨
社
團
前
往
北
京
拜
訪
各
政
府
部
門
領
導
。
我
曾
在

本
欄
透
露
，
走
一
個
衙
門
，
拜
訪
會
談
不
足
一
個
小
時
，
但

花
在
路
上
便
要
三
、
四
個
小
時
。
就
是
從
人
民
大
會
堂
由
北

門
到
南
門
，
乘
車
兜
轉
一
圈
也
要
四
十
分
鐘
，
這
是
多
麼
誤

時
失
事
！

我
國
也
應
該
來
一
個
堵
車
損
失
生
產
力
的
統
計
，
一
方
面

讓
有
車
階
層
提
高
警
惕
，
另
一
方
面
也
為
防
止
堵
車
政
策
的

出
爐
減
少
阻
力
。

以
北
京
﹁
首
堵
﹂
來
說
，
當
局
只
能
用
單
雙
日
或
單
雙

號
汽
車
上
路
來
分
流
，
或
者
增
加
停
車
場
收
費
來
約
制
，

但
效
果
並
不
太
好
。
機
關
和
私
人
許
多
都
擁
有
單
雙
號
車

牌
的
汽
車
。
至
於
加
重
停
車
場
的
收
費
也
不
是
辦
法
，
大

款
們
有
的
是
錢
，
公
家
車
花
的
是
公
費
，
效
果
不
宏
。
我

的
主
張
是
把
一
些
對
外
交
往
密
集
的
政
府
部
門
或
經
濟
部

門
分
流
，
不
要
集
中
在
大
城
市
的
一
個
地
區
，
最
好
分
到

鄰
近
的
小
城
鎮
。
此
外
便
是
加
強
地
鐵
的
建
設
，
讓
要
到

衙
門
辦
事
的
使
用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
至
於
加
重
購
車
稅

項
，
也
可
再
議
。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G
oogle

和
美
國
太
空
總
署
︵N

A
SA

︶。
兩
家
機
構
前
日
宣
佈
合

資
購
入
一
部
比
傳
統
電
腦
快
三
千
六
百
倍
的
﹁D

-W
ave

﹂
量
子

電
腦
，
並
建
立
專
門
實
驗
室
，
研
究
借
助
量
子
計
算
推
動
人
工

智
能
等
課
題
。

G
oogle

冀
用
量
子
電
腦
解
決
人
工
智
能
學
習
的

難
題
，
如
改
進
個
性
化
搜
索
、
面
部
或
語
音
識
別
等
。

這
標
誌

比
現
時
的
電
腦
速
度
快
一
萬
倍
的
人
腦
形
式
的
電
腦
已
經

從
理
論
進
入
實
用
階
段
。
將
來
世
界
上
許
多
事
情
都
會
改
變
。
第
一
個

改
變
，
大
量
自
動
生
產
化
工
具
會
在
量
子
電
腦
的
統
籌
、
策
劃
、
控
制

之
下
，
進
行
複
雜
的
加
工
生
產
，
更
加
節
省
成
本
，
大
大
提
高
競
爭

力
。
從
而
也
造
成
更
多
文
職
人
員
和
工
人
失
去
了
工
作
崗
位
。
世
界
進

入
更
加
嚴
重
的
貧
富
懸
殊
的
時
代
。
資
本
主
義
制
度
如
果
不
改
革
，
更

多
的
社
會
成
員
，
會
不
滿
意
資
本
操
縱
、
技
術
操
縱
的
狀
態
，
讓
人
成

為
了
比
機
器
更
不
值
錢
的
、
可
以
隨
時
犧
牲
的
勞
動
工
具
。

第
二
個
改
變
，
人
類
將
會
更
加
高
壽
，
能
夠
活
過
一
百
歲
的
人
，
相

當
普
遍
。
人
類
患
病
的
根
本
原
因
是
遺
傳
信
息
密
碼
失
靈
所
造
成
的
，

無
論
是
糖
尿
病
、
愛
滋
病
、
癌
症
、
心
血
管
病
、
各
種
冠
狀
病
毒
傳
染

疾
病
，
都
需
要
解
讀
遺
傳
信
息
和
基
因
組
合
，
這
涉
及
複
雜
的
運
算
和

數
字
分
類
，
有
了
量
子
電
腦
，
診
斷
各
種
疾
病
和
開
出
最
佳
的
治
療
方

案
，
將
會
非
常
快
捷
而
且
準
確
。

第
三
個
改
變
，
科
技
大
突
破
的
時
代
來
臨
。
所
有
的
科
學
研
究
，
涉

及
大
量
的
數
字
計
算
和
數
據
的
分
類
，
有
了
量
子
電
腦
，
可
以
大
大
提

高
人
類
突
破
科
技
的
能
力
，
縮
短
了
科
學
攻
關
的
時
間
表
，
過
去
沒
有

辦
法
解
決
的
科
學
難
題
，
可
能
得
到
快
捷
的
解
決
辦
法
。

第
四
個
改
變
，
電
腦
整
理
了
大
量
的
資
料
，
一
般
人
根
本
很
難
查

閱
，
因
為
一
般
的
關
鍵
詞
，
基
本
不
能
把
浩
如
煙
海
的
同
類
資
料
，
先
作
分
門
別

類
。
有
了
量
子
電
腦
，
人
們
搜
尋
有
關
材
料
，
將
會
得
心
應
手
，
可
以
精
確
地
把

相
關
的
材
料
找
出
來
。

第
五
個
改
變
，
罪
犯
更
加
寸
步
難
行
，
警
察
將
會
掌
握
更
快
速
追
捕
盜
賊
的
方

法
。
現
在
公
眾
的
場
所
都
設
有
監
視
攝
錄
機
，
能
夠
把
在
公
共
場
合
犯
案
的
人
的

容
貌
拍
攝
下
來
，
但
是
要
找
尋
這
個
人
卻
非
常
困
難
。
量
子
電
腦
能
夠
非
常
快
捷

準
確
地
辨
認
出
畫
中
人
的
面
貌
特
徵
，
並
且
迅
速
找
尋
到
他
的
所
有
資
料
。
今
後

旅
客
通
過
海
關
的
時
侯
，
憑

面
貌
，
就
可
以
過
關
。

第
六
個
改
變
，
語
音
識
別
系
統
的
運
用
將
會
非
常
發
達
，
不
同
的
語
言
和
文
字

的
翻
譯
將
會
非
常
準
確
和
快
捷
。
中
國
人
可
以
很
快
就
通
過
英
文
的
網
絡
，
看
到

了
中
文
版
的
文
本
。
使
用
電
腦
的
人
不
必
在
鍵
盤
上
進
行
打
字
，
可
以
用
讀
音
的

方
法
，
進
行
文
字
的
輸
入
。
世
界
不
同
的
人
，
只
要
拿

一
部
手
機
翻
譯
，
立
即

可
以
互
相
對
話
。
世
界
一
體
化
會
大
大
加
快
。

量子電腦將改變世界
范　舉

古今
談

早
前
有
朋
友
到
紐
約
公
幹
，
我
囑
他

一
定
要
看
剛
好
在
百
老
匯
上
演
的
音
樂

劇E
vita

︽
貝
隆
夫
人
︾，
因
為
它
是
我
最

愛
的
音
樂
劇
。
︽
貝
︾
劇
是
﹁
美
國
版

輝
黃
﹂—

—

作
曲
家A

n
d
rew

L
loyd

W
ebber

和
填
詞
高
手T

im
R

ice

其
中
一
個
聯

手
炮
製
的
傑
作
。
故
事
主
人
翁
是
前
阿
根
廷

總
統
夫
人
伊
娃
．
貝
隆
︵
不
是
我
們
在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熟
悉
的
另
一
位
貝
隆
夫
人
伊
莎

貝
拉
︶，
全
劇
將
她
由
十
多
歲
至
三
十
多
歲
的

短
暫
人
生
以
音
樂
劇
形
式
寫
成
。
每
首
歌
曲

都
悅
耳
動
聽
，
其
中
︽D

on't
C

ry
for

m
e

A
rgentina

︾
更
曾
瘋
魔
全
球
。
劇
中
描
繪
她

的
一
生
也
真
不
平
凡
，
雖
短
暫
但
璀
璨
，
雖

毀
譽
參
半
但
令
人
難
忘
。

當
年
我
在
美
國
唸
戲
劇
時
，
因
為
修
讀
了

燈
光
設
計
一
科
，
踏
足
美
國
後
的
首
個
月
便

得
一
星
期
五
晚
獃
在
劇
院
的
燈
光
控
制
廂
內

工
作
，
直
至
晚
上
十
一
時
。
所
謂
工
作
，
其

實
只
是
在
聽
到
指
示
後
將
燈
光
調
校
至
設
計

師
所
需
的
光
度
而
已
。
當
時
劇
院
綵
排
的
劇

目
正
是
︽
貝
︾
劇
。
由
於
我
們
躲
在
燈
光
控

制
廂
內
，
完
全
看
不
到
舞
台
，
所
以
我
是
連

續
一
個
月
﹁
聽
﹂
此
音
樂
劇
，
卻
不
知
舞
台

演
出
是
怎
樣
的
一
回
事
。

因
此
，
此
劇
成
為
我
腦
海
中
非
常
熟
悉
卻
又
從
未
接

觸
過
的
一
個
謎
樣
的
東
西
。
多
年
來
，
我
一
直
渴
望
看

到
此
劇
，
但
令
我
望
梅
止
渴
的
只
是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在

佛
羅
里
達
州
看
了
由
麥
當
娜
主
演
的
電
影
版
本
。
我
還

記
得
坐
在
我
後
排
的
年
輕
洋
妞
看
後
大
惑
不
解
，
忙
問

為
何
全
劇
只
唱
歌
不
講
話
，
因
為
她
不
知
道
那
是
一
齣

由
音
樂
劇
改
編
的
電
影
。
麥
當
娜
演
唱
俱
佳
，
令
我
更

希
望
可
以
看
到
此
劇
的
舞
台
版
本
，
卻
一
直
苦
無
機

會
。所

以
，
當
我
知
道
百
老
匯
正
在
上
演E

vita

時
，
便
立

時
向
友
人
推
介
必
看
此
劇
。
友
人
本
來
已
約
了
一
班
美

國
同
事
吃
飯
喝
酒
，
也
因
為
我
的
大
力
推
介
而
改
變
主

意
，
說
服
眾
人
一
同
走
進
劇
院
。
結
果
，
他
告
訴
我
那

是
一
個
令
人
失
望
的
製
作
，
女
主
角
聲
音
刺
耳
，
唱
功

欠
佳
，
只
懂
大
叫
大
嚷
，
飾
演
說
書
人
的
名
歌
手R

icky
M

artin

的
表
現
也
不
出
色
，
一
班
同
事
索
性
睡
起
覺
來
。

事
後
我
跟
一
名
紐
約
客
提
起
此
事
，
他
說
紐
約
市
的
劇

評
家
給
予
此
劇
的
評
語
甚
差
。
我
抱
怨
自
己
為
何
不
早

打
聽
此
劇
的
成
績
，
平
白
害
了
友
人
損
失
金
錢
和
一
個

本
可
與
同
事
喝
酒
聊
天
的
晚
上
，
真
是
罪
過
。

《貝隆夫人》的故事
小　蝶

演藝
蝶影

屯
門
青
山
禪
院
半
山
古
牌
樓
為
本
港
最
古
老
的
牌
樓
，

面
向
山
腳
四
個
大
字
﹁
香
海
名
山
﹂
題
字
為
當
年
港
督
金

文
泰
一
九
二
七
年
所
書
。
屯
門
是
建
立
衛
星
城
市
起
用
的

古
名
，
之
前
稱
﹁
青
山
﹂。
未
發
展
新
市
鎮
前
青
山
，
的
確

香
海
名
山
秀
麗
怡
人
好
風
景
。

偶
然
從
電
影D

V
D

光
碟
堆
中
找
出
國
泰
電
影
公
司
一
九
六
○

年
出
品
，
易
文
編
導
，
尤
敏
、
喬
宏
、
王
萊
主
演
︽
快
樂
天

使
︾。
戲
中
富
家
子
金
文
歐
︵
喬
宏
︶
家
族
別
墅
取
景
自
當
年
雄

踞
青
山
灣
畔
十
九
咪
半
容
龍
海
灘
一
角
小
石
山
上
，
現
已
不
存

在
的
餐
廳
﹁
海
角
紅
樓
﹂。
西
班
牙
式
紅
瓦
白
牆
，
童
年
時
來

過
，
從
未
看
到
電
影
採
用
的
拍
攝
角
度
捕
捉
青
山
及
其
周
邊
海

域
昔
日
漂
亮
山
海
帆
影
。

當
時
十
九
咪
半
或
容
龍
海
灘
水
清
沙
幼
佔
地
寬
敞
，
對
它
的

認
識
比
電
影
拍
攝
年
代
較
遲
，
仍
然
游
魚
無
數
，
貝
殼
亦
多
，

水
清
通
透
，
最
愛
閉
氣
藏
身
海
底
至
最
後
一
刻⋯

⋯

今
天
不
要

說
閉
氣
藏
身
海
底
，
就
是
落
海
沾
水
也
要
帶
點
戒
心
，
水
質
今

非
昔
比
，
發
展
代
價
最
終
埋
單
遠
遠
超
過
人
類
可
以
支
付
的
水

準
。
︽
快
樂
天
使
︾
沒
硬
促
銷
青
山
一
帶
的
風
景
，
鏡
頭
前
見

大
嶼
山
及
近
乎
尖
錐
形
的
青
山
，
曾
經
是
廣
東
水
域
最
蓬
勃
漁
業
作
區
之

一
。
青
山
灣
帆
船
處
處
，
詩
情
畫
意
，
好
些
上
世
紀
五
六
十
年
代
電
影
取
景

於
此
。
青
山
寺
亦
曾
經
作
為
不
少
電
影
背
景
，
國
際
知
名
李
小
龍
作
品
︽
龍

爭
虎
鬥
︾
為
其
一
。
任
劍
輝
白
雪
仙
作
品
︽
公
主
刁
蠻
駙
馬
驕
︾
亦
有
對
唱

場
面
拍
攝
﹁
香
海
名
山
﹂
牌
樓
前
。
半
山
亭
旁
靜
修
安
老
院
曾
否
有
電
影
取

景
？
那
裡
是
我
對
青
山
最
入
心
的
印
象
；
景
為
其
一
，
靜
入
心
神
更
深
刻
。

元
朗
長
大
，
青
山
曾
是
當
年
區
內
中
，
小
學
春
秋
兩
季
經
常
性
學
校
旅
遊

目
的
地
。
跑
山
比
賽
，
烹
飪
比
賽
，
跳
繩
捉
迷
藏
。
野
餐
之
後
自
由
活
動
，

喜
歡
走
進
靜
修
安
老
院
花
園
，
各
式
盆
景
及
蘭
花
排
列
井
然
有
序
，
一
旁
點

綴
的
石
灣
公
仔
便
吸
引
我
的
目
光
。
幾
顆
大
樹
有
松
有
柏
更
有
香
氣
桂
花
、

含
笑
與
白
蘭
，
靠
山
面
海
的
花
園
以
石
灣
陶
瓷
欄
杆
裝
飾
，
憑
欄
滿
目
山
光

水
影
，
非
常
享
受
。

離
家
到
外
面
上
課
，
未
知
歸
期
，
與
青
山
灣
頭
母
校
何
福
堂
書
院
同
學
七

人
結
伴
暢
遊
港
九
新
界
作
告
別
，
其
中
重
要
一
站
是
爬
上
青
山
頂
，
那
是
多

年
願
望
。
然
後
在
青
山
寺
吃
了
一
頓
香
妙
素
菜
，
佛
堂
前
﹁
一
切
有
情
﹂
四

字
及
半
山
牌
樓
背
後
﹁
回
頭
是
岸
﹂
合
照
留
念
。
此
後
七
友
亦
曾
重
見
，
最

終
離
散
。

屯
門
大
興
土
木
建
樓
建
得
快
到
山
腰
，
就
是
寺
旁
未
建
樓
宇
，
屬
規
劃
處

管
理
，
容
許
堆
放
的
貨
櫃
箱
也
已
堆
積
到
寺
旁
。
古
寺
始
建
一
千
多
年
前
，

實
為
香
港
重
要
歷
史
文
物
，
多
年
破
落
，
惡
俗
，
零
亂
，
過
去
遍
植
青
山
飄

香
松
樹
林
也
已
死
光
；
泉
水
不
清
，
海
水
不
見
，
山
巒
難
認
，
禪
院
俗
世

聲
！每

次
遊
蕩
京
都
，
便
為
中
國
各
大
小
佛
寺
禪
院
失
卻
靜
默
氣
氛
難
堪
；
眾

山
之
中
小
若
小
於
青
山
寺
，
形
相
也
難
忍
再
看
。
多
年
前
回
來
看
過
一
次
，

滿
目
瘡
痍
，
獨
站
﹁
回
頭
是
岸
﹂
前
追
憶
逝
去
年
華
。
青
山
古
寺
及
周
邊
佛

鐘
梵
音
可
會
回
頭
？
會
否
抵
岸
？

年
前
，
古
物
古
跡
辦

手
修
復
古
寺
，
可
惜
成
績
並
不
理
想
。
形
未
歸
，

神
更
難
全
，
香
海
名
山
未
得
回
頭
是
岸
。

回頭不是岸
鄧達智

此山
中

車子在廈門的夜路上行進，忽然一個燦亮的
「噹」字，為一個團團圓圈圈住，閃閃發光。我驚
疑地問駕車的Y，是當舖？他笑說，是呀！但還沒
等我看清楚，車子已經飛掠而過。只有當舖的意
象，久久徘徊在腦海中不去。

此生與當舖無緣，但對它心懷恐懼，大概源自
道聽途說。小時聽說有人沒有錢用了，就去
gadai，印尼語也就是「噹」東西。俗話就說去

「tok」，我想那是取其當東西時的聲音吧。記得那
時準備回國，父親還特別打了一個好厚的金戒
指，叮囑我說，萬一家裡接濟不了，你就把戒指
當了，抵擋一陣再說。那時不知好歹，也絕無後
憂，嘴上漫應 ，不當一回事。到北京後也沒有
用上，只聽說金價頗低。後來上北京第六中學，
暑假時一幫人從南方北上打籃球，我那金戒指習
慣隨手放在床頭，便不見了。我曾悄悄告訴組織
籃球隊的L，他大吃一驚，但要查證卻無從查起。
我只好自認倒楣，其實剛到廣州時，就差點在洗
手時滑掉，既然丟了，只得自我安慰，與它無
緣，也沒辦法了。好在當時並不至於要救急，丟
了也就丟了，但心中還是無限痛惜，它畢竟凝結

父母的一片眷眷之心呀！
那時，在北京沒見過當舖，對大押毫無認識。

只記得上中學時語文課本上，有魯迅在〈吶喊．
自序〉寫的：「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

每天，出入於質舖和藥店裡，年紀可是忘卻了，
總之是藥店的櫃 正和我一樣高，質舖的是比我
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 外送上衣服或首飾
去，在侮蔑裡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 上給我
久病的父親去買藥。」這裡的「質舖」也就是人
們所說的當舖。這段話成了當時中學生的集體記
憶，我印象很深，也覺得詭秘。可能因為這樣，
對當舖視為畏途，認定那是三教九流出入之地。
尤其當在香港電影電視鏡頭中看到，主角或配角
去典當東西時都閃閃爍爍，東張西望，待到周圍
無人，便一個箭步竄進去，免得被熟人看到。所
以，給我的印象是，典當東西的都是鬼鬼祟祟
的。

其實，當舖是一種獨特的行業，源遠流長。根
據史料記載，中國的典當業起源於公元4世紀的南
北朝，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歷史。它一開始就以
急人之所急的面貌出現，而舊時典當業也供奉其
他特有的行業神，即財神、火神、號神。號房內
供奉火神、號神，供火神防止發生火災；供號神
旨在對老鼠表示敬意，以免典當的各種貴重毛
皮、衣料、綢緞、布匹遭受破壞。但現在可能最
流行的還是供奉財神吧?

舊時各式典當業的營業方式是，始於當，止於
贖，期滿而不贖則變賣償本，因其業務程式分為
收當、贖當、死當三個方面。收當是第一步；贖

當是第二步，為經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稱為
「走利」；死當是最後環節，稱為「坐利」。當舖
只有通過處理死當的方式，才能在貸款本息不回
的情況下，達到清償的目的。

當時，典當業為了避免業務中出現不必要的糾
紛，也方便當舖員工相互配合，必要時殺價牟
利，常用一些行話和隱語。行話相當於江湖的

「切口」，如「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十」說成「麼、按、搜、臊、路、料、
俏、笨、繳、勺」，「不多」說成「報端」，「沒
有」說成「妙以」等。另外還有一種壓低當價的
慣用手段，以術語代替數位，如旦根為一，抽工
為二，末王為三，不回為四，缺醜為五，短大為
六，毛根為七，人開為八，未丸為九，先千為
十。如果當戶覺得出價太低，拿回當品要走，掌
櫃必要時會出來打圓場，比如夥計說：「先千抽
工」，意思是說已經給到十二塊了；但
掌櫃覺得可以加到十四塊，就會說，

「先千不回」，暗示可以給到十四塊。
灣仔有好多家當舖，其中現在已經

活化成時尚英式餐廳The Pawn（即當
舖）的位於莊士敦道與大王東街轉角
處的「和昌大押」，可一嘗在灣仔最大
當舖吃東西的樂趣，確實是很特別的
體驗。這棟超過100年歷史的當舖，是
舊樓重生的代表作之一。和昌大押本
來是一家四層高的老當舖，現在活化
成改變原有用途但卻保留傳統面貌，
變成一所集展覽、休閒、娛樂於一身
的場所。當我們走過，那外牆石柱依

然保留 舊日香港情懷，街上電車叮叮噹噹地駛
過，甚至有壯漢騎 老舊的自行車馱 東西送
貨，人車交雜，那種古老的感覺依在，但走進建
築物裡，卻是另有天地。華麗的佈置，和外面的
世俗味道完全不同，空間超級寬敞，提供是英式
料理，配 一杯馬丁尼，唔！很享受呢。我那天
去喝下午茶，面對傳統的英式小點，喝 濃香的
咖啡，懶洋洋氣氛下，有在曼谷「文華東方」下
午茶的感覺。忽聽得樓下電車隆隆而來，剎那間
又讓我跌回香港的現實世界。

有時會想，現代人家的生活，恐怕令大押式微
了吧?若論當舖的普遍，恐怕不能不數澳門了。這
可能因為是賭城，為了平衡供求關係，形成當舖
生意興隆。賭徒生涯，令我想起奧地利作家茨威
格的小說《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但當
舖又已經是另外一回事了！

遭遇大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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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仍可見許多大押。 作者提供圖片

解決堵車的辦法


